B10233141 李青芳--真相

人物介紹：
山田一朗：屋主37歲，身材壯碩。看似正當防衛，但其實是因為一場車禍母親過世，而展開報復殺死肇事者。
鈴木明子：屋主老婆36歲，因懷孕身體虛弱。不知是否知道事實的真相。
楠田陸道：小偷40歲同時也是個啞巴。半年前車禍逃跑的肇事者，因沒錢又愛喝酒所以跑去偷東西。
赤木英雄：警探45歲，喜好看美女，但還是盡忠職守做著破案的事情。
星野真吾：警員34歲，跟著警探，負責告訴警探收集到的情報。
故事內容：
「人真的不能做壞事呢！」星野關上車門，對著旁邊正在偷看美女記者的赤木說著。
「什麼？喔！是啊，但自動搜尋美女是男人的本能嘛。」赤木隨口回應，眼睛還是不在星野身上。
「我說的是這起案件啊！最近小偷應該會少很多吧，哈哈」星野開玩笑道。跟赤木一起往眼前的大房子走去
「可不是嗎？」赤木心想，如果當小偷都得抱著生命危險，大家可能寧願去搶銀行吧！

勤勞的記者們當然早就到了，看到負責的警察到來紛紛湧上來拋出問題
「警官先生，請問這起案件是否有防衛過當的疑慮呢？」「警方會起訴這位勇敢的男屋主嗎？」「屋主必須自己跟小偷對抗，警察是不是失去保護公民的功能了呢？」

「目前還在偵查階段，謝謝。」赤木老練的應對，兩人走過一群又一群的記者，與星野一起走進山田家的大門。
走過庭院時，星野說：「我討厭記者，他們總問一些不像問題的問題。」「好像我們一定要回答他們想要的答案一樣。」
「記者對這件事好像很關注啊？」赤木若有所思。
「當然了，屋主不但沒被小偷幹掉還反過來把小偷幹掉了，這種事可是頭一遭啊！」如果是屋主受傷小偷逃跑這種再正常不過的劇情，恐怕就只有兩三個記者配上新聞跑馬燈的”嚴厲”譴責了吧。

來到門口，屋主已經在等待他們。「兩位好，我是山田一朗，這個家的男主人。」
「這小偷真倒楣啊！」赤木打量著他邊想著。「男主人這麼壯，恐怕連受過訓練的警察都難以制服他。」
進到客廳，沙發上坐著的是挺著肚子的太太，臉色有點不安的說:「兩位警官好，我是一朗的太太明子，請原諒我沒有站起來向你們問號，如你們所見實在不太方便。」赤木點點頭。星野說：「幾個月大啦？」
「四個月左右。」山田一朗代為答到。「幸好這次的事件沒有傷到孩子。」
「能向我們說一下事情的經過嗎？」赤木問，星野快速的掏出筆記本準備記錄。
「好的。」一朗道。「今晚我跟太太一起出去用餐，在兩條街以外的餐廳，餐後太太身體不太舒服，我們就提早回來了。」一朗看向明子，明子點頭回應，「到家以後門沒有鎖，我們感到很奇怪，因為出門前記得是有鎖的，打開臥室就發現燈亮著，然後這個人在翻找櫥櫃，」一朗頓了一下繼續說到，「我當下很緊張，尤其是身後還有懷孕的妻子，對方似乎也很驚訝，站在原地不知道該怎麼辦。停了幾秒，我就低聲要妻子去報警。」
「然後小偷聽到，似乎就突然有點激動，像是在大喊什麼般一邊衝上來。」明子接著說道
「初步調查，被害人楠田是個啞巴。」星野在旁邊補充道。赤木「喔~」了一聲，示意山田太太繼續說下去。
「我這時很害怕，動都不敢動，我丈夫則衝上去一腳踢在小偷左膝上，小偷很痛的樣子，抱著膝蓋動彈不得，我丈夫才又吆喝我快去報警，他自己則在原地看著小偷。」明子看向一朗。一朗接著說：「明子走後不沒多久，小偷似乎忍住痛又衝了上來，我只好跟他搏鬥，沒多久我勒住他的脖子壓制了他，他奮力掙扎一陣，似乎就不太動了，但我還是很緊張不敢放開」，一朗回憶，「然後明子回來，我看了看他好像真的昏過去了，才放開手，沒多久警察也到了，將小偷送醫，沒想到…。」一朗搖搖頭，表現的遺憾的樣子。
星野補充：「死因似乎是被勒住太久導致缺氧。」赤木點點頭，「大概就是這麼回事了吧，接著我想到處看看。」

一朗便領著他們到臥室，推開門，一朗拉了一下牆上的吊環，整個臥室就亮了。「WOW！很特別的設計啊！」星野驚嘆道。「謝謝。」一朗答道。「小偷當時就是站在那，朝我衝來」他指著櫥櫃說著。「一朗先生，你以前看過這個小偷嗎？」赤木邊翻著床單邊問。
「當然不認識！」一朗快速答道，「我想這種人不會是我的來往對象。」
「當然，當然。我只是隨便問問。」赤木道。

回到客廳，赤木對一朗說：「我很遺憾，但畢竟你還是不小心殺了個人，我必須請你回局裡錄個口供，還有可能要先待在看守所。」
「我知道。」一朗答道，表情有些複雜。
三人一起走出家門，記者看到山田一朗被帶走，又是連珠炮似的一堆問題，外面甚至有公民團體舉著「警察失能」、「正當防衛無罪」的牌子，值班警員將一朗帶上時還受到了不少民眾的阻擋。「這個社會想當上帝的人太多了。」赤木歎道

這時，鑑識組的人走上來說，「我們發現被害人的車，停在旁邊的巷子內，已經檢驗完畢，另外這是他的隨身物品。」桌上是車鑰匙、幾個零錢和一張酒館的收據。
「就這些了嗎？」星野說。「辛苦了，把車先開回警局吧。」
「楠田真的是很窮呢！」赤木突然說到「右邊車燈都壞了也沒去修。」
「都拿去喝酒了吧，似乎是個酒鬼。」星野隨口答道，「接下來去哪？」
赤木攤開收據，「這。」LATTE酒館。
「啊？為什麼？」
「搞不好酒保很正啊。」赤木一臉期待

其實就在一條街遠的轉角處，LATTE酒館裡很暗，酒保是個短髮女子，不正，反而有點帥，看著他們走近酒館。
「警察，」赤木亮了亮警察手冊「妳認識楠田陸道嗎？似乎是你們店裡的常客。」
「是啊，我認識。」女酒保板著臉說「這下他欠的酒錢要不回來了。」
「哦？妳知道他過世了？」赤木問
「當然，新聞都報出來了」女酒保指著電視，申夫新聞台，大剌剌的標題寫著：『賊入侵遭壓猝死 屋主正當防衛應免責』

「嘖嘖，真快啊，」赤木「那他是個怎樣的人？」
「嗜酒如命的窮鬼吧」酒保說道，「沒錢又愛喝到爛醉，上星期才喝到從樓梯上跌下來呢！膝蓋都撞傷了。那個倒楣的屋主偶爾也會來。」
「什麼？！山田先生也會來這嗎？」赤木與星野異口同聲的問。
「偶爾會來喝一杯吧，不過我想他們兩個應該不認識。」女酒保答「看起來沒什麼交集。」「而且山田先生是半年前才開始來的，好像是他母親過世心情差才開始喝酒。」
「過世？怎麼過世的？」星野奇道
「好像是車禍吧，我也不是很清楚。」女酒保說

離開酒吧，星野翻了翻他的筆記，說：「找到了，半年前山田開車載他母親出門時，被一台超速的車子撞上，他母親當場死亡，山田先生則因為安全氣囊保住一命。是一起肇事逃逸，肇事者還沒抓到。」赤木點點頭，上車
「走吧，回警局錄口供。」
故事傳達意義：
[bookmark: _GoBack]告訴我們不要以為做壞事逃跑後還可以安然度過。也告訴我們人都會因為自己的親人愛人死亡而有了迷茫和自私的想法，因為失去親人而產生了殺人的慾望。雖然觀念上還是保有著社會規範，但是理性已經慢慢的往自己的心偏過去，往自私的方向走去。其實看似毫無關係的陌生人，卻有著不可饒恕的地方。
